
瑞安，天瑞地安，河多水丰。上世纪后半叶，

多地集镇相继建起了自来水厂，好多河流成了水

源地。但随着环境的恶化，这些水源地已烟消云

散，今作《水殇》，以纪念这些逝去的水源地。

北濠河·螺丝潭
北濠河啊螺丝潭，

一千年前我见你时，

你是古城护城河的西起点，

潭中泉水汩汩涌动，

集云山源水汤汤而来，

青青的西岘山倒影在绿绿的微波中，

你是多么秀美、幽静和安祥。

北濠河啊螺丝潭，

一百年前我见你时，

你是古城的标志点，

百年瑞中临潭而建，

风水这边独好。

带着水的灵气，

潭边晨读的学子,

成为社会的脊梁，

你是多么的和谐、温馨和吉祥。

北濠河啊螺丝潭，

五十年前我见你时，

你的身旁建了瑞城第一个自来水厂，

你把你的灵气滋润着校园的同时，

又将甘甜的潭水送进千家万户，

你是多么的美丽、上善且利万物。

北濠河啊螺丝潭，

而今我见你时，

已全然不见旧时模样，

四周是林立的高楼嘈杂的人声，

你的遗址上建起了农贸市场，

流淌着刺鼻的污水，

地上堆放的是垃圾禽粪和杂物。

北濠河啊螺丝潭，

我睹物生情黯然神伤，

人类啊你是天使还是魔鬼？

时代啊你是进步还是倒退？

我在心中默默祈祷，

魂兮归来，螺丝潭，

何时再见你旧日的模样。

仙降·西河
西河，东河，母亲河，

风舞，云动，鱼跃，虾戏，

春播，夏耘，秋收，冬藏，

千秋轮回，世代家园。

仙降，神仙降落，

山还水转，美景如画，

绿树成荫，河网交错，

绝佳江南，鱼米之乡。

皮鞋、胶鞋、辰戌鞋，

箱包、皮包，鼓了钱包，

黑河黄河蓝色多脑河，

伤心的东河，哭泣的西河。

人流物流，人欲横流，

车声机声浮噪之声，

我不要灯红酒绿腰缠万贯，

我只要国泰民安、河清人寿。

飞云江·吴界山
想起那春潮滚滚秋水滔滔的江水，

想起那清泉穿岩白云绕山的吴界山，

想起那蝶舞鸟鸣风吹竹摇的两岸，

风情万种的吴界山啊我与你朝夕相处过。

今天我又故地重游，

当年的吴界山你在哪里？

奔腾的江水怎会断流，

涨潮的江水怎会恶臭，

碧绿的深潭怎会变成泥坑，

巨资投下的设备怎会闲置？

当年的吴界山你在哪里？

我的青春如同奔腾的江河，

麻木的我已没有当年的热血，

看那绿道上的人流和省道上的车流，

滚滚红尘中的人啊请带上你的灵魂和良知上路。

人在世上，一切都是缘分，我

和《玉海》也是如此。

1984年春天，时任县文化局长

的叶尚义先生来到我家，询问我愿

不愿意到文联去编刊物，出于对文

学的一片痴情，我一口应承。

四月中旬，县文联的筹建工作

加快了步伐，第一期刊物的集编工

作也在紧张地进行，文联筹备组为

了未来刊物的命名问题专门开了

一次会议。

记得参加会议的有叶尚义先

生、诗人杨洛雨、老朋友宋维远和

我。我们讨论了好几个方案。方

案之一是沿用文化馆老刊物《飞

云》的名称，这个方案很快被否定

了，因为大家觉得文联是新事物，

应该有新名称，新气象，再说文联

是文联，文化馆是文化馆，不能横

刀夺爱。方案之二是洛雨先生提

出的“文学摇篮”。洛雨先生是大

家素所敬仰的文坛前辈，刊物命

名“文学摇篮”，定位得当，含意深

远。但不足之处也很显然，它缺

乏地域特色，好像什么地方都可

以用，对当地的读者和作者缺少

吸引力。后来，大家的意见比较

倾向于借用“玉海”两字，可是对

洛雨先生的提议，也不好意思加

以否定。

会议的气氛有些僵，这时，我

脑子里灵光一闪，不假思索地就

说：“其实‘玉海’和‘文学摇篮’都

是一个意思。‘文学摇篮’是培养人

才，‘玉成桃李，海涌波澜’说的也

是培养人才，《玉海》就是培养文学

人才的大摇篮。再说，用‘玉海’做

刊名，郭老的字也是现成的，就不

用再请什么名家题写了。”

经我这么一说，会上的气氛缓

和了，洛雨先生也欣然点头同意。

“玉海”作为刊物的名称也就这么

定了下来。

后来，洛雨先生在他写的《玉

海》创刊词里，进一步阐明了这个

观点：“‘玉海’本是清末朴学大师

孙诒让藏书楼的名称，刊物沿用这

个古老的名称，命意何在呢？1964

年，郭沫若曾来瑞安，走访玉海楼，

还做了一副对联：‘玉成桃李，海涌

波澜’。这副联语，就等于用文学

的 语 言 ，表 达 了 刊 物 的 编 辑 方

针。……在某种意义上她又将是

文学的摇篮。”

洛雨原名杨作雨，是瑞安围棋

界先驱杨厚甫的长子，城关小沙巷

人。他是瑞安文联的倡议者和创

始人，也是大家的良师益友，大家

都亲切地称呼他“杨老”。同时，他

又是我的贴壁邻居和同班同学杨

作星的大哥，平时常来常往，说话

比较随便。我们之间除了工作上

的关系外，还比别人多了一份熟悉

和亲近。我知道他为人胸怀大度，

正直敢言，也喜欢敢于说真话的

人，我之所以在会议上敢于斗胆狂

言，就是基为对这位老诗人平素的

了解。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玉海》

创刊号终于赶在文联成立以前提

前出刊，得到广大文学青年的热烈

欢迎和社会的好评。

接着，我们又赶编了第2期《玉

海》，我受大家的委托，赶赴福安校

对稿件和催印刊物，并在首届文代

会期间把刊物运了回来，为此错过

了等待已久的首届文代会开幕

式。所以说，《玉海》的创刊早于文

联的成立，这是一段容易被误读的

历史。

《玉海》创刊后，洛雨先生又推

荐了一批知名老作家担任《玉海》

的顾问，记得其中就有被称为“温

州文坛四老”的莫洛、唐湜、洪禹平

和他自己。当时的温州市文联主

席吴军先生也非常关心《玉海》的

成长，这位老词人特地为《玉海》的

创刊写了一首《水调歌头》，至今读

来仍感到十分亲切，其词曰：

“江水九天落，横亘似重关。

狂飚席卷波浪，飘洒万春山。历数

风流人物，长吻芬芳沃土，一泻洗

尘殘。雨过彩虹见，雷响震龙潭。

浊水清，灌新圃，百花鲜。应

兴新卷，当知来者更为留连。欲览

书楼玉海，且喜琵琶情切，才气自

超然。协力握樯橹，谈笑绕浅滩！”

在文坛前辈们的关心和帮助

下，我们慢慢掌握了文学期刊的编

辑规律，《玉海》也编得一期比一期

好。后来，《玉海》被评为温州市优

秀文学期刊，温州市文联在瑞安召

开市属县、市文学期刊研讨会，对

我们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玉海》创刊30周年的纪念

日子里，回顾《玉海》创刊前后的人

和事，犹历历在目，感慨万端。这

些年来，不管外界对《玉海》的看法

怎样，褒贬如何，我始终在默默地

注视她，祝福她，因为那是我曾经

付出了十多年辛勤劳动和心血的

地方。令我高兴的是，至今仍有人

坚守着这块文学的阵地，仍有人在

辛勤耕耘着这一小片文学的绿洲，

虽然她仍然只是一个文学的摇篮。

三十年来，从《玉海》里走出了

众多的记者和编辑、诗人和作家，

她没有辜负文坛前辈们的殷切期

望，也说明了“玉成桃李”之日，就

是“海涌波澜”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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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海》之缘
■俞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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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丹周小丹

水水殇殇

一家人，一辆车，一场漫游。

这是目前我的旅行方式。

游览了福州的“三坊七巷”，回

我们住宿的宾馆。下一站该去哪

儿呢？我低着头，在浏览着福建的

地图。抬头，瞥见了师傅黝黑却又

憨厚的脸：“师傅，你觉得平潭岛怎

么样啊？”

“平潭是个很不错的地方，那

儿的海岛风光秀美，值得一去。”正

在徘徊着到底是去厦门还是平潭

的我，不禁又问：“你觉得它与厦门

相比怎么样呢？”这两个地方我都

还没有去过，一家人的自驾，行程

也总是有无限可能。“厦门有什么

好玩的，就一个鼓浪屿，人多了去，

我建议还是去平潭吧！”师傅波澜

不惊的话语中似带着点不屑。

万能的百度告诉我，平潭是福

州下面的一个海岛县，与台湾隔海

相望。从福州到平潭的高速路程

大约是 100 公里，比起厦门，要近

一些。而前几天，一位老同学就已

经向我们推荐过平潭。于是，回宾

馆整理好行李，便驱车前往平潭。

一路高速，一个多小时后，我

们的车进入到了平潭。沿着跨海

大桥行驶，两侧是平静的港湾，如

翡翠般的水面，沐浴在七月金色的

阳光下，是那样的祥静，那样的透

心。福州城的炙热，到了这儿，已

杳无踪迹。透视着外面的女儿欢

呼着：“大海，我来啦！”

据了解，由于平潭是大陆离台

湾最近的一个县，所以现在正在打

造对台综合改革试验区。县城坐落

在一个叫潭头镇的地方，宽阔大道

的两边，全是漂亮的新房子，整洁美

观，没有低于7层的。酒店里的工作

人员说，他们镇上的这些房子，都是

近几年刚建的，顶多还不到五年。

午后时光，总会有那三三两两

穿着拖鞋，背着包的游客来回穿

梭。那天是周五，绝大部分的宾馆

已经被预定一空。好不容易问到一

家，还有剩余的标间，但也只能提供

当天的住宿，不能预定周六的。他

们说，周末的房间普遍都会有 100

来块的上浮，但仍供不应求。

晚饭后，沿着西航路走到底，右

转顺着龙凤路走个几百米，便是平潭

最著名的海坛湾。路边的空地上停

满了挨挨挤挤的二轮，就如这个城市

密密麻麻的房子，多了去了。走过斑

马线，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新兴的广

场，印象中，这该是我见过的最大的

广场。海风吹来，带着丝丝的咸味，

带走远方的浮躁。夕阳给松软的沙

滩又馈赠了满地的金黄，一直向左、

向右延伸，似看不到尽头。游人如星

星一般撒在沙滩上，撒在金黄里，撒

在白浪里，撒在碧波里。虽然游客众

多，但沙滩洁净无比。沙子细细的，

踩上去，如棉花一般，不硌脚，不酥

痒，柔软地如同一片梦。那时，刚好

是退潮，我们欢快地踩着沙滩，迎着

夕阳，去触摸那大海的肌肤。浪潮一

个接着一个的涌来，站在那儿，什么

也不做，光是接受海水的轻抚，就已

经让人陶醉。更甭说投入大海的环

抱，或嬉戏，或踏浪，或潜游。累了，

靠在沙滩上，堆个沙丘，把自己埋在

沙滩里，夕阳斜照，云淡风轻，此起彼

伏的浪潮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小伙

子带着时髦的姑娘开着沙地摩托哒

哒而来，风风而去。穿着比基尼的女

郎骑着棕色高马，在沙滩上闲情漫

步，给这片沙滩添上又一靓丽风景。

那风筝，可是多了去了，勿需助跑，勿

需技巧，只要一脱手，它便呼啦啦地

飞到天上去。那渔民撒在近海里的

大网，此时也丰收了。两组队伍，一

边各有十来个，前前后后地轮流着拉

纤绳，似乎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用上

了。旁边的一个个大鱼篓已经摆开，

只等着这一网的好收成。暮色中，那

网终于上来了，带鱼、螃蟹以及各种

活蹦乱跳的鱼儿，倒在了铺好的毡布

上。渔民们一类一类的把它们挑选

出来，不时地，也会有一些打扮整洁

的顾客直接买走一些，绝少讨价还

价，大概都是老客户了。也有一些游

客模样的人，忍不住口水，买一些回

去的。只可惜我这个远方客，没有煮

海鲜的地方，只得作罢。

暮色淹没了整个沙滩，影影绰

绰间，那浪潮所及处，还有许多余兴

不减的游客。也许今夜，在这个沙

滩上，会有那么一群人，伴着浪潮，

数着星星，游弋在半醉半醒的梦里。

■项学品

邂逅平潭


